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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女作家马晓丽的短篇小说《俄罗斯陆军腰带》具有独
到而精湛的内核，且文字之中始终弥漫着一股昂扬向上的刚硬
之气，写出了军人强韧的内在品格。

故事大意如下：在中俄一次联合演习中，我军特战营的中
校秦冲和俄军上校鲍里斯意外相遇。两人既是老朋友，亦是老
对手，都曾任中俄边防连连长。小说在当下和过去两条线索中
展开叙述，选取了“陆军腰带”这一物件作为牵引点，通过描
写双方的几件交集事件，在对比中表现中俄军人之间思想、文
化、情感的差异，也写到了两国军人之间从对峙到和解、再到
互相认同的过程。无论是中国中校秦冲，还是俄国上校鲍里
斯，他们都是典型的铁血硬汉型军人，他们之间的对抗源于军
人尚武争优的心理机制，而他们对彼此的和解与认同也同样来
自军人间的惺惺相惜。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说中浓厚的“军人气质”，这种气质
结构成小说的筋骨，笔触遒劲有力，在军旅短篇小说的阅读体
验中当属久违。“兵味”之缺失乃长期以来军旅中短篇小说存
在的普遍问题，抱怨之声绵延不绝于耳，如今在年轻一代的军
旅作家笔下已然难寻军旅之独特气味与感觉，难捕军人区别于
其他职业之蛛丝马迹，如此文字更难满足普通读者对于军旅文
学的期待。似乎硝烟一旦弥散，军旅文学的精魂也随之骤然溃
散，丟失了曾显赫一时的军旅文学集团冲锋式的号召力。诚
然，这种不堪局面实属多方原因造成，一方面，和平年代许多
军人岗位所从事的职业属性与地方职业趋同，两者之间并无楚
河汉界、非此即彼的明晰划分；再有，年轻一代作家由于教育
背景不尽相同，对军营的生命体验尚处于成形阶段，有待完
善，距写出直击军旅重大题材的精品力作尚需磨砺。这也是一
些带有揭秘性质的军旅类型化小说风靡的原因——很好地满足
了读者的猎奇阅读期待。

而马晓丽在短篇的容量里成功营造了一方纯粹的军旅味十
足的写作土壤，军人的气质与风貌重新在这方圣土里安营扎
寨。读者被带入到这个充满特殊野战气息的语境当中，甫一进
入，便身陷其中。无论是我军边防连严整内务、开辟菜地自给自
足的传统，还是俄军严谨的军规、嗜酒的血性，统统被作家摄入
为创作养分，随风沐雨般自然地渗透到小说里，支撑起一部优秀
小说应有的大格局。作家对军营生活是如此熟稔，观察又是如
此细微，节奏张弛舒缓有度，恰到好处地服务于主题。

作家对故事的驾驭能力和处理方式是精妙的。一般凡涉及
重大军事题材和新军事变革的军事题材，作家们惯于以报告文
学的方式进行追踪，而以小说为载体表现是不讨巧的。短时间
内写成缺乏沉淀式的思考，草率而就又往往操之过急，白白浪费
了好题材。作家选择短篇加以表现，便需要在已然消化题材的
基础上辅以高超的文学技巧。故事采用两条线索交叉并行的方

式架构，以主人公秦冲和鲍里斯再次相遇为开端，把二人过去的
际会与当下正在发生的军演结合起来写，由此就构成了二重空
间，爱恨情仇交替上演。当下的生活便不再单薄刻板，瞬间便具
有了生命的厚度，这都是以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作为支撑的。

这种写法实则表现了两种生活：一种是边防连战士守卫疆
土的艰苦，另一种是最为英勇的精英部队如何训练演习，做好
随时准备出击保家卫国的战争准备。秦冲和鲍里斯分别来自两
个不同的国家，代表着两个相邻国的不同利益集团，却又有共
通之处。他们过去的任务是确保对方人员不侵犯本国领土，而
多年后的重逢则是为加强中俄两军的联合反恐能力，运用多种
手段打击共同面临的恐怖主义分子。

这种关系是微妙的，既有防范的意思，又有合作的成分，
二人之间的对比和较量也由此展开。秦冲为保持挺拔的军人之
姿大冬天仍然穿着薄薄的作训服，鲍里斯则始终保有一种身为
军人的自觉与尊严感——体现在那一双永远锃亮的大头皮鞋
上；秦冲敬佩俄军严格的饮食配餐制度，而在参观过中方的连
队之后，鲍里斯的部队竟也悄悄开始了内务改善，牙缸摆成了
一排，连牙刷也都朝一个方向倾斜。鲍里斯对中方侍弄菜地的
嘲弄刺激了秦冲的神经，而那根腰带更是直接导致了二人惟一
一次正面的激烈冲突。两个扭打在一起的军人也许并没有意识
到，瞬间被激发的愤怒并不只是男人的血性使然，更是两个军
人为荣誉而引发的战争。无论是职衔的比拼、服装上的较量，
还是为了双方官兵私下交换装备的冲突，实际上都不代表真正
的利益纷争，说到底是为了维护军人的尊严。作家把两人之间
的微妙关系和明争暗战描写得细致入微，而这种对比更多是心
理层面上的较量，笔墨尤其着重于秦冲的内心起伏，不动声色
而又生机勃勃。

马晓丽对细节的捕捉能力极强，比如写秦冲第一次近距离
观察鲍里斯腰带的情景：一条皮质优良的俄罗斯陆军腰带，棕
黄色的皮带条上用明线扎出规则的菱形图案，纯铜卡头在阳光
下闪着油亮的光。简单的描写，竟为一条普通的陆军腰带笼上
了一层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光辉。腰带牵系的是军人的精神
世界，丰富而又单纯。军品是一种象征，它是军人气质中精华
部分的凝练，对优质军品的获得是军人最简单也最为直接的热
望，这是军人的天性，如同婴儿渴望母亲怀抱一般自然。秦冲
向往得到鲍里斯的腰带，而孰知，后者对秦冲的腰带实则兴味
正浓。对彼此军品的膜拜也代表着对对方优秀品质的汲取，当
二人再次分垒对峙，曾经的厮打场面梦回一般重现，原本以为
的剑拔弩张并未发生。鲍里斯何以变得宽容？那个曾经因为私
下交换腰带而被鲍里斯无情抽打的大个子士兵最终的死亡是否
撼动了他？

表面分庭抗礼，实则殊途同归。正如秦冲最后得出的结

论：“两个军队就像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各家有各家的生活
方式，习惯了就只觉得自己的好，就算发觉了人家的好，也不
会轻易就学，因为不习惯，还因为没有积累一时学不来。”

然而，秦冲和鲍里斯在误解得到澄清之时，对彼此的认同
感正是它们互相习得的宝贵财富，小说在最后部分给出了答
案。短篇小说需要一个立得住的触动点，像精巧的报时钟设置
的布谷鸟一样。表门原本是关闭的，等小说写至关键时刻，正
如钟表行至整点，这个门能准时弹开，布谷鸟如约到来，“布
谷！布谷！”的啼鸣戳到人心窝处。《俄罗斯陆军腰带》的结尾
正如同布谷鸟的登场。误解最终解开，谜底也随之揭晓，牵涉
一个生命的心结终于打开。秦冲得知，大个子士兵并非因为承
受不住鲍里斯的酷刑而自杀，而是以军人的方式体面地结束了
生命——战死在车臣，并被授予了总统签发的“勇敢”勋
章。而鲍里斯和他的部队庄严的降半旗仪式也让秦冲警醒：
在演习中死去的中方战士并不仅仅是无谓的事件，而是等同
于战死沙场的牺牲。逝者用生命捍卫的，是军人用气节守住
的一个明亮的精神世界。想透了这层意思，连秦冲屡犯的神经
性皮炎竟也不治而愈，“借着月光，秦冲惊讶地发现，自己的
胳膊平整光滑”。

小说以余韵定输赢，在结尾转折之处再次升华主题，进一
步显示了作家深厚的写作功力。令秦冲震动的是，鲍里斯并不
如他期许的那般日后定会擢升为将军，相反，在执行任务后他
就将离开部队。至于他们各自的生活，也将沿着平常而普通的
方式延续。如此境况，再去回想二人在演习期间的种种纠葛，
更是感叹。两个军人心心念念牵系的，无非是对军人精神的执
著守望，无怨无悔。约翰·高尔斯华绥曾写过一篇著名的短篇
小说《品质》，讲一个做靴子的顶级匠人如何终身坚守着手艺
人的风骨，直至生命的终结。秦冲和鲍里斯亦然，如同工匠执
著于工艺一般，穿一天军装便恪守一天的职责，博得对方口中
一个“好军人”的头衔是他最高的荣耀。

这样的题材是否能偶然得来？答案是否定的。小说一以贯
之的军人精神和作家的执念一脉相承。除去作家本人的军人身
份，故事的写作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小说取材于现实中的一
次中俄联合军演，主办方一开始并不愿意作家去——一个女同
志，要准备单独的房间，野外也要有单独的帐篷和厕所……诸多
不便。但作家并不轻易服输，坚决要求前往，几番协调争取，终
于得以近距离亲身体验，这才最终收获了这篇小说。

《俄罗斯陆军腰带》的出现恰能解答普通读者的困惑：和
平年代的军人正在经历着怎样的生活？马晓丽用简洁而细腻的
笔触描绘了这样两个军人，进而映射出一代军人群体的生命状
态。他们或许不会获得更多，却担当得起这样一个称谓：精神
明亮的人。

饥荒年代的人间真情
——读徐铎长篇小说《一九六〇年的爱情》 □王卫平

精神明亮的人
——评马晓丽短篇小说《俄罗斯陆军腰带》 □徐艺嘉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评论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评论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斯蒂
芬·欧文）在《初唐诗》中说：“在‘盛
唐’面前，其他任何朝代的诗歌都
黯然失色”，“这是文化繁盛与文学
天才幸运巧合的时刻。”纵览古今
华夏，何以惟独唐朝“幸运”地出现
了井喷式的天才潮涌？何以上至
帝王将相下至引车卖浆之流都能
进行诗歌创作？我无法将这种繁
荣归于“巧合”。

唐朝“文学天才”的涌现是因
为那是一个尚诗的社会，诗歌成为
评价一个人志趣高下、能力大小的
标准，乃至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追
求。唐玄宗见李白，“不觉忘万乘
之尊，与之如知友焉”。连绿林豪
强路遇诗人李涉都不索钱财，只求
一诗。“暮雨萧萧江上村，绿林豪客
夜知闻。他时不用逃名姓，世上如
今半是君。”便是李涉保住性命的
特赦令。连山贼草寇都推崇诗人，
喜欢诗歌，能够为了一首诗而放弃

“职业操守”，可见全社会对诗人和
诗歌的重视程度。所以，唐诗在唐
朝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潮
流，或者叫文化时尚。几乎所有的人都走在写诗和读
诗的路上。

雍容平和的社会对唐诗形成了质的规定：高远朴
实，自然干净。伤感诗哀而不怨，绝不悲悲戚戚、哭天
抢地；揭露诗含威不露，绝不义愤填膺、尖酸刻薄。文
如其人，诗为心声。唐诗是表达，是敞开，是唐代社会
的真实反映，是唐人精神风貌的生动描容。唐诗是不
可以仿造的，是不可复制的。

上世纪末，朦胧派诗人舒婷曾经给顾城写过一首
诗《童话诗人》：“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
童话中幽蓝的花/你的眼睛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
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星星、紫云英
和蝈蝈的队伍/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顾城自
己写道：“世界缠成一团——/罪和爱，虚伪和名
声，权力和路/只是忘却了我”。诗人或许就是这样
的混合体——在童真与深刻中游走，惟一不变的是
一颗干净敏感疯狂的心。在如今这个纷繁多元的时
代，许多疯狂的行为都被视为正常，偏偏一个疯狂
的诗人却难有立锥之地。在物质主义的温床上，诗人
无所适从；消费的狂舞下，诗人落落寡合，痛苦而孤
独。他们的心被磨出了厚厚的茧，麻木在一饮一啄的
炊烟中。

我们的诗歌在现代化的巨轮碾压之下，不同于
《太阳》里手指落日，眼含尘土和热血，扶着马头倒下
的无头英雄，当代人的精神不是在某场战役中集体阵
亡的惨烈，而是在工业齿轮的日渐蚕食中沉默。

如果历史是一个回环的过程，唐诗的年代走了，
我期待着它还会重生。

关爱与理论视野下的整体和深度
——评柳冬妩《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 □贺仲明

一面椭圆形的镜子，古朴的，沉甸甸的，在余家大厝老宅
里挂了许久许久，却骤然被余多顺不小心撞了下来，墙上立即
显现了一个椭圆形的簇新的痕迹，像是“一张喊叫的大
嘴”……林那北的中篇小说《镜子》，要让这镜子告诉我们什
么？

土改时期，“六子科甲”世家的末代子孙余多顺还是个懵
懂无知的少年，他以100元的代价，被心怀鬼胎的乡村干部邓
宏三强行“买”走了祖宅里所有的家当，也包括那面几乎被他
遗忘了的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镜子。余多顺的人生从此被改
写，他远走他乡，并改名为“余剩”，从一个身世显赫的少爷
沦落为民间一个卑微的手艺人。他当然不会想到，这个交易竟
然给他的后半生带来无穷的事端，以致他始终被一种无以名状
的烦恼情绪所困扰。

先是远在台湾的外甥马宗圣“从天而降”贸然登门，向他
深深地一鞠躬，最后转弯抹角地提出来要向舅舅讨几样“东
西”，他拿出一张母亲 （余多顺的姐姐） 当年在旧宅的照片，
指着照片背景里的几个瓶瓶罐罐，问余多顺把这些东西藏到了
哪里？余多顺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外甥马宗圣显然非常仔细
地研究了余家的家世，一一列举出那些正三品、从二品的历代
高官，以及他们回乡时车水马龙的盛况，接着又指辨了那些瓶
瓶罐罐就是当今价值连城的器物等等。

马宗圣的出现让余多顺平静的日子从此不得安宁。就在余
多顺返乡寻找邓宏三的同时，马宗圣联络了一串表兄弟姐妹纷
至沓来，要余多顺交出祖先的器物。而妻子汪毛毛和小儿子汪
水则联合对他谴责与逼问，汪毛毛甚至以离婚来胁迫，汪水
一气之下远走深圳。就连留美深造的大儿子汪山也回来了，
他根据法律条文历数祖上遗产有他的多少继承份额，并估算
出 10000 元遗产他应该有 1111 元的继承份额，何况那些古器
一个都要卖百万千万。

一场讨要余家祖上遗产的争斗如火如荼地在余多顺身边展开；一场追寻祖
宗宝物的行动也在悄然进行——

面对巨大的利益，所有人都使出了浑身解数，直至刺刀见红。世事的诡谲
多变和人生的波澜起伏交织在利益和贪婪的明争暗斗之中，人性的无限欲壑由
此被赤裸裸地展现，亲情、友爱、怜悯、关怀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贪欲的狰
狞恐怖让人有种血淋淋的惊悚和战栗。大儿子汪山生命垂危，他的妻子也不忘
演出一场现代苦肉计，开口还是索要那宝物；马宗圣以台商身份回乡办厂实是
为了每个月去舅舅家讨要那批宝物；汪水以被黑社会追债的借口威胁父亲赶快
拿出宝物赎命。

最后，当余多顺费尽心机、几经周折终于追寻到那面椭圆形会发出香味的
镜子并决意取回的时候，远近闻名的“余锁”余多顺竟出人意料地抛弃了他高
超娴熟的开锁技术，举起了手中的铁锤——“砰”的一声，宣告了一切的终
结。“一下，再一下，这时候他看上去欢乐得像一个擂鼓的秧歌队员。”小说在
这里画上了句号，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恰是全
篇最绝妙而酣畅有力的一笔。余多顺将压在心头几十年来的耻辱、愤懑和憋屈
全部交给了手中的铁锤，这一声“砰”也昭示着所有贪欲奢望的覆灭——想得
到，就一定会失去。这场惊心动魄的闹剧只能是满盘皆输的结局。

好小说需要精心构思，巧妙布局。《镜子》的叙事从容绵密，故事曲折内
敛，有悬念的埋设，有时空的交错。小说中当年邓宏三拉走的一马车瓶罐如今
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可是邓宏三和那些宝物都去哪儿了？为找邓宏三，余多
顺几欲妻离子散，而邓宏三的相好陈菊花守候一生、望断秋水，惟有那面沉甸
甸的镜子留下了一丝线索。镜子线一般穿起人物的命运、情节的发展。在这面
镜子里，我们看到了财富对人性的摧毁和扭曲，财富成为人性的试金石。小说
中邓宏三、马宗圣、汪山、汪水以及汪毛毛等人的发财梦注定是水中的明月，
镜中的桃花，看似美妙灿烂、摇曳多姿，须臾间泡影破灭，缥缈杳然。但《镜
子》要告诉我们的又何止是一场梦？《镜子》不仅照见了历史深处的幽微与隐
痛，也照见了命运的无常与无奈，照见了人性的诡异与莫测。这也正是文学的
洞见之处和价值所在。

大规模打工群体的出现到现在已
经有 20 多年了，打工文学在社会上产
生影响、受到文学界的关注，时间也大
体一致。但是，在读到柳冬妩的《打工
文学的整体观察》之前，我还没有看到
对这一文学进行全面展示和研究的著
作，我们对打工文学的了解也基本上是
局部和片面的，只看到一些作家和作品
的名字，却难以了解其背后的真实精神
和内在品质。因此，柳冬妩的《打工文
学的整体观察》让我感到惊喜。

这部 74 万字的厚重著述，对打工
文学做了整体性的观察和思考，其中既
有创作全景的概览、理论上的深入探
讨，又有与当前文学背景下其他文学类
型以及与世界文学历史上同类文学的
比较研究，还有对许多重要文学作品的
典型细读。点和面的结合、理论与创作
的融汇，能够使阅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打
工文学的面貌、历史，更深入地体察到

它的创作特征和内在精神。
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该著的深

度。近年来关于打工文学的评论并不
算少，但受多方面原因的影响，真正
有深度的不多，许多探讨都停留在比
较浅的层面上，亟需理论上的拓展和
思想上的深入。《打工文学的整体观
察》 让人眼前一亮，作者运用了多位
西方理论家、多种文学和文化流派的
理论思想，显示了作者在现代文学和
文化理论方面的深厚积累，更重要的
是，作者在运用这些理论时丝毫没有
生搬硬套之处，行文也无晦涩造作之
嫌。他非常自然地将理论思考融会于
具体的论述当中，理论的应用也很有
针对性，逻辑和表达都明确清晰。

正因为具有了很好的理论视野，
该著对许多问题的探讨具备了相当的
高度和深度。比如第一卷对当前打工
文学争论的几个焦点问题，如打工文

学的文学性、题材限制等，论述都颇
为透辟。作者的论述是针对问题本
身、具有理论高度的深入探究，体现
了作者独立、有创见的思考和研究能
力。它对于我们认识打工文学的现
状，特别是解决长期以来人们对打工
文学的一些疑虑与困惑很有裨益。再
如对许多文学文本的解读，作者也充
分运用异化、主体、身份、生态等文
学文化理论，不是停留在表面的泛泛
而谈，而是真正立足于这些作品自
身，以恰当的理论切入，灵巧地捕捉
和挖掘出其背后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内
涵，使这些作品的精神和艺术个性得
以最大程度地凸显。没有足够的理论
高度，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除了思想的深度，该著给我另一
个大的感触就是它融入了作者的生命
体验，融入了作者对打工者、对打工
文学的强烈热爱。柳冬妩曾经也是个

打工者，经历过打工者所有的艰辛、
苦痛甚至生离死别，只是靠着自己出
色的文学才华和坚韧的追求精神，在
文学领域开辟了自己的一番天地。《打
工文学的整体观察》 虽然是一部理论
著述，但作者的论述，特别是对具体
作家作品的分析中渗透了许多感情色
彩。看得出，虽然今天的柳冬妩已经
离开了打工者行列，但他的内心始终
保持对打工者的深情关注，心灵依旧
挚切而沉重。

情感和体验色彩的渗透，并没有
影响该著的理性高度和思想深度，而
是依靠在不同研究内容上的侧重，达
到了一种很好的平衡，使该著呈现了
更丰富的个性色彩。比如对打工诗歌
的论述，作者的诗人身份显然让他对
诗歌作品的复杂和微妙把握得更为准
确，论述的文笔也更具有诗性色彩，
应该是个案分析中最精彩的部分。同
样，对打工作家的精神分析，也因为
融入了自己的创作感受和精神体验，
显得非常细致精微，分析透辟贴切，
进入到最深层的心灵世界。作者自然
清晰的理论表达辅以主体性的感受和
文学性的语言风格，使该著具备了很
好的可读性。

徐铎的长篇小说 《一九六〇年的
爱情》 具有令人称道的真实性和艺术
感染力。作者叙事朴实、干净、利
落，行文中显出老到和成熟。作品中
的民间故事和俗语更增添了它的生趣
和可读性。

小说讲述的是20世纪60年代东北
小山村的饥荒生活。作者以写实主义
的笔触展现了灾荒、饥饿对人生命的
威胁，以及在饥荒面前人性中的善恶
美丑和求生欲望，揭示了在饥荒年代
和斗争年代人间的命运悲剧和爱情悲
剧，歌颂了人性中的真善美，诠释了
人间真爱的美好。小说成功地塑造了
朱大有、高满仓 （彪牛）、高大妞、高
英莲、左越、白桂玫等人物形象，这
些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真实可信，给
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中，朱大有作为
农村中的基层干部，他的爱民如子、
为民忧患，他的能力和智慧都容易使
人想起柳青笔下的梁生宝。而他淡化
政治，不唱高调，但关键时刻却敢于
为民铤而走险。朱大有这一形象，突
破了梁生宝形象的既定的框架和模
式，具有新质和新意。

小说具有写实主义的力量。对上

世纪60年代饥荒的呈现，对后代的读
者具有认识价值和教育意义，看后让
人心情沉重，引人深思。小说采用章
回体，体现出作者向传统小说的回
归，显出传统写实小说的艺术张力。
小说中的故事、人物、情节、细节几
乎都有生活的根据和现实中的原型，
作者的生活积累和素材储备是充足
的，对于辽南的乡情、俚语、风俗、
习惯更是了如指掌，因此，能够客观
地、如实地将地方史志和民俗乡情融
入到小说的叙事之中。所以，小说中
的地域文化特征、浓郁的乡土气息也
是写实主义的胜利。

作品对人性中的善恶美丑进行了
深刻揭示。朱大有、高大妞、彪牛、
左越等代表了人性中的真善美，他们
都能抛开一己的私欲，帮助别人，拯
救全村的男女老少，他们是用生命演
绎了人间真情和美好爱情，令人感
动、敬佩和赞叹。在爱情中也体现了
真善美和人间真情。朱大有对高兰
花、对左越的真情，彪牛和大妞的真
爱都感人至深。他们虽没有终成眷
属，但却爱得刻骨铭心，从生到死，
让人感动，也让人惋惜。白桂玫、高

英莲则体现了人性中的丑和恶。尤其
是高英莲深藏祸心，落井下石，发泄
私愤，直接导致左越的惨死。作品对
人事、人性、爱情的揭示都是深刻
的。人事的矛盾与纷争、人性的残酷
与温暖、爱情的执著与坚守，以及作
家的审美理想都跃然纸上。

小说揭示了人的命运悲剧和爱情
悲剧。如小说叙写左越，说，“如果她
与曹思飞大学毕业以后就结婚了，如
今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在这个贫穷荒
僻的乡村，她真的与朱大有走到了一
起，如今又会是什么结果？人可以不
迷信，但是人一定要相信命运。她相
信了命运，所以她很坦然，没有什么
怨恨。”再如，高大妞和彪牛虽然真心
相爱，但彪牛是地主子弟，两人的爱
情注定是悲剧。他俩没有走到一起，
道出了人生的无常，凶吉祸福实在难
料。这是这部小说的深刻性之所在。
小说中所揭示的上世纪60年代的爱情
是令人赞叹的，也是令人忧伤的，更
是让人心碎的。

小说的叙事朴实、简约而不简
单，小说还穿插了很多民间故事和俗
语、歇后语，给作品增色不少。单说

俗语、歇后语，像“满堂的儿女，不
如半路的夫妻。”“老太太的破鞋——
提不起来了。”“蝎子的尾巴，洋鱼的
针，最毒不过妇人的心。”“俺们俩是
筷子夹骨头——两根光棍。”这些都是
最生动、最鲜活的语言，也是最有生
命力的语言，所以，也是最有力的文
学表达。

不过，小说也同样存在一些瑕疵，
如小说的爱情线索、爱情故事不太突
出。作品名为《一九六〇年的爱情》，理
应突出爱情线索和爱情故事，并从中窥
见出那个年代人们的爱情观、价值观。
这也是读者阅读时的一个主要心理期
待。但作品在这方面突出的不够，爱
情的故事过少。小说与其说是那个年
份的爱情，不如说是那个年份的乡村
叙事。

其次，作品的主人公问题不明确。
按照书中对内容的介绍，主人公是地主
子弟彪牛。但按小说实际，着墨最多、
性格最鲜明且贯穿始终的是朱大有，他
是懒汉店的头儿，也是懒汉店百姓的主
心骨。小说凡20章，其中，以朱大有命
名的就有 7 章，而以彪牛命名的只有 3
章，这表明，朱大有占据了小说的主体，
因此，作品的主人公与其说是彪牛，不
如说是朱大有。

此外，小说的细节真实性似乎有值
得商榷的地方。细节描写虽然看起来
微不足道，无关宏旨，但细心的、有经验
的读者还是能够看出破绽，它会影响作
品真实的效果。


